
衡山翠鹫峰是神秘的，只有抵达
山顶才知道。
李太白有诗云：“登高壮观天地

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
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伫立翠鹫峰
巅，我委实有“登高赋新诗”的冲
动，但望不到江河屋舍，只有一堆堆
“雪山”扑面而来，白雾弥漫整个天际。
山顶的“雪”不同于城市的早

雾，它是雨做的媒，天地造化而成，自
带一股仙气。我本凡人，效仿不了求仙
问道，权当大饱眼福。远观波涛汹涌，
似有千军万马在厮杀，近察薄薄白纱，
堆积成玉锦，在空中飘荡。云里雾里，
想必祝融峰等诸峰也被白绸包裹着吧。
“哦——嗬——喂”，我嘹亮地喊
一嗓子，山谷回响，小鸟鸣唱，还有
人应答。雾里看人，迎面走来四五个男
女，也同我们一样穿套鞋，披雨衣，一个
个湿淋淋地闪着光。闲聊中难掩兴奋，
有一种他乡遇知音的喜悦，看来翠鹫峰
的雾境是不能独享的。
雾似乎越来越大，清风徐来，花

动一山春色。花是杜鹃花，翠鹫峰的
一张名片，可惜迷雾遮挡了视线，只
能寻找时机。且听竹林灌木沙沙作
响，像在演奏一曲交响乐。再瞧那陡
峭岩石缝中，突兀地生长着一丛杜鹃
花，层层白雾缭绕，既朦胧含蓄，又
美姿丽质，宛若神话中的仙女。
雾散了些许，“仙女”果真降临人

间。艳艳杜鹃花下，同行美女全然不
顾登山的疲惫，摆出各种造型，在海
拔 1041米的翠鹫峰与花合影，定格珍
贵的瞬间。忽有人惊喜尖叫，她采到
了翠鹫峰的尤物——南岳黄精，就像
诗里描写的“叶如竹箭垂多实，根似
葳蕤秀一枝”，青青叶片下生长的宝
贝，据说是一种滋补佳品。
“万壑树参天，山中响杜鹃。”凝
神细听，果然有天籁之音，唧唧啾
啾，不知是黄鹂还是杜鹃，啼声让人
愉悦。云雾笼罩，鸟鸣山幽，天人合
一，大呼快意。
吃饭后稍作休息，我们沿峡谷石

磡下山，一步一个脚印。回眸望去，

所有的树木岩石都敷上了一层白膜，
雨珠晶莹剔透，组合成一张白色大
网，这就是“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
泉”的独特美吧。
假如我早上打了退堂鼓，就体会

不到穿行泥泞的艰险，亦无法欣赏到
翠鹫峰的神秘雾境了。山中多竹，春
笋已褪尽麻壳衣裳，密密麻麻地铺排
上山。老竹子助人为乐，给攀爬的我
们施以援手，一路扶持相送。林间镶
嵌着巨石，仿佛哲人模样，不悲不
喜，不嗔不怒。最喜那株古藤，饱食
日月精华，早已超凡脱俗，怕是要成
精了。如此赏鉴着，谈笑着，前行着，
烂泥污水算不了什么，即便脚底打滑
“捉团鱼”，爬起来仍然欢笑跋涉。
雨中登翠鹫峰，越是艰险越向

前，过程虽然崎岖，却别有一番滋味。
返回出发点，不得不说瀑布了。

相比于去年来翠鹫峰，这一次的瀑布
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岭坡乡中峰村入
口，有一公里多长的飞瀑，很远就闻
水声轰隆，像擂响了无数只战鼓。那

条银河白练哪里来？像从翠鹫峰裁剪
的一截云雾屏障，又似神仙姐姐丢下
的白色手娟，一泻而下黄龙潭，再汇
入浩渺的中峰水库。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有
飞泉，日日供明珠、三千斛”，我想到
的这些诗词皆不足以形容此间瀑布。
它泼珠溅玉，滚过巉岩峭壁，具备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它
小桥流水，柔肠百转，纤细绵长，甚
至溢出挡墙，浸漫百合谷。
百合谷如今变成了“黄金谷”，当

地政府挖掘品牌优势，开发以黄精为
主要成分的药食同源养身食品、保健
食品等深加工产品，打造原药材基
地，带动村民经济增收，为乡村振兴
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离开时，当地村民热情地喊我们

烤火暖身子，端上地道的手工茶。感
受着纯朴的乡情，回味翠鹫峰的雾
境、飞瀑和黄精，诚可谓“三奇”
也。春夏多佳日，翠鹫峰多胜景，它
在等待你来解读。

神秘翠鹫峰
□ 刘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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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节，一年更比一年高——恰似
浸峪村的光景——今昔胜往昔。
浸峪村，一个“两山夹一沟，必

定有水流”的地方。这里的水，沉浸
在村里每一寸地表之下一样，氤氲着
湿湿的潮气。一碰上下雨天，山间，
路面⋯⋯就用一种毫不掩饰的快感，
从地下冒出来，浸没土地，滋润山村。
这份滋润，造就了浸峪村的竹。
浸峪村，是桑植县竹叶坪乡的一

个小山村。竹叶坪，姓竹，名不虚
传。这个乡，每个村都长得有竹子。
我站在浸峪村，目之所及，几乎

全是竹子。山脚有竹，山中有竹，山
顶也有竹。竹叶，密密麻麻，交错一
起，难舍难分，风来，就舞动。浸峪
村的竹，数量不少，种类之多，楠
竹、桂竹、水竹、山竹、金竹、苦竹

⋯⋯它们生长在这里，浪漫而热烈，
唯美而豁达，生机勃勃。
我走进浸峪村的竹林里。竹林，

像一把巨大的太阳伞撑着，凉爽。我
踩在枯萎的竹叶上，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油然而生，这是浸峪村的水感。这种感
觉，配上耳边溪水“哗哗哗”的声音，美
妙无比。当我走上一段水泥路，遇见村
民正在竹林里捡拾干枯的竹枝。他们
做成竹帚，用来打扫自家庭院。
浸峪村民常年居住于此。他们把

竹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竹篱笆，
圈住菜地。菜地里，插着竹竿，肯长
藤的蔬菜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往
竹竿上爬，竹竿有多高，它们就爬上
多高，想开花就开花，想挂果就挂
果，不知不觉，绿色满园。竹编器，
圈住生活——竹子剖成粗细不一的线

条，编织，变成各种竹器。村民把竹
篮往腰上一挂，放入种子，边锄地，
边播种，亲如伙伴。
我坐在竹屋里，烧茶的陶瓷壶，

点缀着田园生活的惬意。我一口一口
地啜，慢慢地品。一杯暖茶后，我轻
推竹窗，楠木树、竹林、鱼塘等一一
映入我的眼帘——卸下生活的执念，
细看云卷云舒。此时，村妇联主席黄
娟说，茶马古道，古朴，好看。黄
娟，一个不错的女人。她家住在半山
坡的竹林里。她说话，漂亮。她邀我
去感受茶马古道。行走中，她说当年
的茶马古道，有凉亭垭，有商铺，有
火铺，有茶楼⋯⋯车水马龙，是个小
有名气的歇脚处，说贺龙早期从事革
命活动时，这里曾是关键的战略物资
补给线，负责运送军需物品、布匹、

食盐及枪支弹药，贺龙在这狗爬岩的
土地庙，剿灭了七个流窜的土匪。
古道上，山歌不时甩出来：“哟喔

喂，头发胡子白飘飘；哟喔喂，拿着
弯刀，挑着扁担；哟喔喂，山高哪怕
有虎豹，水深哪怕有龙蛟；哟喔喂，
男儿一天不打就没柴⋯⋯”这山歌唱
出了浸峪村当时村民的心声。
返回村部途中，溪沟边的竹篱笆

再次留住我。这时，一个村民扛着一
捆竹子慢慢地向我走来。我与他拉家
常。我问他：“⋯⋯村里，而今，还好
吗？”他笑着说：“好。市委组织部驻
村后，民宿有了，游客也来了⋯⋯
走，带你看戏去！”
很快，竹子搭建的舞台广场让我眼

前一亮。我观看了演出，体验了一把民
族风情，也体验了一把乡土味⋯⋯

浸峪村的竹
□ 谢德才

山村，是草的世界，也是花的
世界。尤其春天，风一吹，雨一
洒，路边河旁，地脚垣上，青嫩紫
黄，随意一扯，拿回去就是一盘
菜，或下饭，或佐酒。
这菜，青鲜鲜的。
有人说：“野花野菜，添寿减

灾。”说这话的，是我的三婆。说这
话时，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离世
时，九十五岁。
离世的前一天，她还戴着眼

镜，还在绣花。可是，那晚梦中就
走了，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艾
艾，是小村最常见的一种野草。
三婆用艾，有吃的，也有药用

的。
艾刚发青，嫩嫩的，我们那儿

很多。在小村，水很多，竹林山
嘴，随意一锄，就有一股泉水冒
出。有泉水的地方，少不了两样东
西，一是呱呱的蛙鸣，一是碧绿的
艾。
艾喜潮湿，水边皆生。
这时，三婆就会提了篮子上

坡，回来时，篮子里是嫩嫩的艾
苗，一掐一汪绿水。大家想，艾苗
怎么吃啊，不会有一股艾的苦味
吗？可是，才不呢。三婆将艾放入
开水中，一滚即捞起。接着又放在
冷水中浸着，浸过三道，用刀切
碎，和包谷米饭揉成团，一蒸，拿
出来，就可以吃。
这饭啥名？没名！
谁创的？三婆。
真的，在整个小村，再无他人

会做。后来长大，我挥别故土，走
出小村，走向城市，也没看见过谁
会。
包谷米饭与艾苗揉成的团子，

不到小儿拳头大，翠中透黄，黄中
透翠，吃在嘴里，不但无艾蒿苦
味，反而有一种青鲜鲜的味。那种
味缭绕舌尖，直冲脑门。
三婆离世后，这样的食物再也

没人做过，我也再没吃过了。
至于药用，则是艾灸。
三婆无论哪儿一痛，或者一

痒，立马切一片蒜，上放一艾堆，
点着放在患处，发烫即可。据她老
人家说，十分见效。我身上长一疖
子，刚红肿，以此法疗治，果然如
此。
她说，化脓了，就不行了。
她说，疖子有毒，那样灸是在

吸毒。
一直，我不知老人家所说对

否，想问医生，却又屡屡忘记。民
间单方，有时真的不可小觑。

灰灰菜
灰灰菜，一般地中皆长，其叶

子为灰绿色，也有的叶片透出隐隐
的红色，如胭脂痣，很好看的。叶
背上有一种灰色的粉，用手一摸，
沾上一手。
过去，小村喂猪人多，这种野

菜大多被扯了喂猪。后来，大家进
城，喂猪人渐少，这菜就长到了小
路旁、篱笆边，甚至阶沿下。胖乎
乎的，泛着绿光。
夏天的下午，太阳刚过，蝉声

仍细密如雨，长长地流洒下来。这
时，三婆一手摇着蒲扇，出去沿着
小路闲转着，一会儿东望望，一会
儿西看看，回来时，一手牵着衣
襟，兜着很多东西，别人问什么，
她一笑说好东西。
这东西，就是灰灰菜。
她将灰灰菜拿到溪水边，一

洗，将已老的杆子掐掉扔了，只留
下嫩杆，还有叶子，拿回去，长长
地横切几刀，放进锅中，开水一
滚，马上捞出，放入冷水浸一会
儿，然后，将灰灰菜捞起，用手捏
成团，控了水，放在盘中。
接着是剥蒜，放在臼窝里。再

放上盐，舂成蒜泥，舀于碗中，兑
上辣椒油、香油，搅拌均匀了，向
菜团上一淋。过一会儿，用筷子一
拌，夹上一箸尝一口，又辣又香又
鲜。
这菜吃糊汤，一口糊汤一口

菜，清香隽永。
以这菜佐酒，也不失一妙味。

尤其酒喝高了，一箸灰灰菜进嘴，
一种鲜味直冲脑门，迷蒙醉意，顿
时清散。
米粥太白太寡淡了，用别的菜

不配，用此菜佐之，别有一种小家
碧玉的风味，素面朝天，清新淡雅。

猪殃殃

猪殃殃，在故乡叫染染草，因
为此草结子，小如小米，浑圆如
珠，身上有毛，沾衣即染上，不
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掉的。
这草才生不久，嫩得可怜。

那色，是黄绿色。
那藤，一掐就断。
此时，已是三月，麦苗一片一

片的，如一汪碧绿的水，风一吹，
一波一波的麦苗，一直延伸到天
边。麦苗中，野花开了；米米蒿出
来了；染染草也绿了；野鸡“嘎
嘎”地叫着，有狗跑过，呼一声飞
到南边山上去，再也看不见了。这
时，三婆提了篮子，去了麦田。
三婆不扯别的草，专扯染染草。
不大功夫，三婆提着篮子出

来，一篮子嫩绿的染染草。
她将染染草放在溪水中，洗

净，捞起，提回家。切染染草，用
碎刀，一寸一寸地切，切成碎段，
不，简直是草泥。然后，水开了，
包谷面下锅了，染染草也下锅了。
此时，搅面筷子要不停地搅，饭要
不停地煮。最后，糊汤煮稠，染染
草不见了，包谷面也不见了，是一
锅黄绿的糊汤。
那饭，让人见了，舍不得吃。
三婆舀了，一个个让尝尝。
大家看过，叹过，一人一碗，

她反而没了。她一笑道：“什么贵重
东西？没了再做。”说完，一脸满足
的样子。那一代人心里的恬淡，还
有宽厚，和她们做的饭一样，是现
在人所无法企及的。
另外，野豌豆苗嫩时，也可这

样吃。
其余的，可能就不行了，因为

我没见三婆做过，不敢妄猜。

槐花
故乡槐树多，山上是的，河边

是的，就连路旁也是的。槐花一
开，满树玉白，一个小村，也就笼
罩在一片槐花的白色中。
槐花的白，不是纯白，是一种

玉白色。摘一朵槐花仔细看，里
面，还沁出隐隐的绿意。槐花未开
时，娇小玲珑，如古代玉琢的酒
杯。开后，色泽纯白，如蝶儿，如
雪花，一片片飞舞着。在槐花林中
走，一瓣瓣槐花，飘飘扬扬落在身
上，拂了一身还满。
槐花开时，三婆爱用来做饭，

就是槐花饭。
用槐花做饭，得摘没开的花

儿，这样的饭很香，也很好吃。如
果开了，香气散了，花也老了，味
道也就不鲜了。
三婆最常做的，是槐花米饭。
槐花米饭，做法很简单。将槐

花摘回，开水捞后，放在锅底，上
面堆上捞好的米饭。蒸得差不多
了，揭开锅盖，一锅清香，既有米
饭的香味，更有槐花的香味。这
时，拿了锅铲，将米饭和槐花拌
匀，就可以吃了。
吃槐花米饭，实在是一种极端

的享受。因此，吃饭的时候，不要
囫囵吞枣，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一
般，就糟蹋了这饭。应舀上一碗，
找个凳子坐了，细嚼慢咽，嚼出满
嘴的清香，满嘴嫩鲜鲜的味道，才
吞。米饭和槐花，绝不是一样的
白，但就是这不一样的白中，才有
一种和谐的美，一种和谐的香味。
吃这样的米饭，是不需要菜

的。如果一定要，用点素菜就可以
了，千万不能用荤菜，尤其猪肉，
不然的话，会败了槐花的清香。
槐花米饭，用的是树上刚摘的

槐花。至于槐花蒸馍，用的则是晾
干的槐花。
槐花快开的时候，三婆就提着

篮子上山，采摘一些回来，开水一
捞，放在阴凉处，排开晾干，装起
来储存着。以后，什么时候想吃
了，就去抓一把。干槐花用水一
泡，如果有风干的萝卜丝，拌在一
块儿，豆腐粉条也可以，金针花更
好。反正，和槐花做馅的，应是山
里自然生长的蔬菜。
这样的馅儿，吃在嘴里，很有

筋道，味道也极美：一口咬下去，
一股清淡的香味，在舌尖上缠绕，
在嘴里游走。这样的蒸馍，比拳头
还大，我一口气能吃六个，不喝
汤。吃了之后，弯不下去腰，直打
嗝。
干槐花如果用醋烹了做菜，喝

酒之后，慢慢嚼着能解酒。但是，
性急的人却不行，一筷子下去，才
夹一两个花苞，吃什么啊？我却爱
这样，喝酒，就是享受一丝清闲。
既然享受清闲，为了美味，我们还
舍不得这点时间吗？
其余的饭食，是不易于用槐花

的，即使用了，我认为是暴殄天
物，可惜了。
现在，又到四五月了，小村一

定又隐藏在一片洁白的槐花中，一
定又浮荡着一片清净的槐花香了。
可是，没有三婆，它们一定会很寂
寞的，一定的。

中药野菜
□ 余显斌

“话说岳飞那日遇上金兀术，顿时
两眼喷红，虎须颤动，只见他一手紧
握金枪，一手牵动缰绳，夹紧白马，
恨不能立刻将那番邦挑于马下。正待
纵向前去，身旁早闪过了杨再兴，‘元
帅勿动，待俺上去将兀术收拾了
⋯⋯’”
说书的人端坐台上，声调高昂，

唾液横飞，不时把惊堂木敲得山响，
自己却面不改色。台下聚在前头坐了
有小半个电影院的人，但前几排空
着，一群人远远地避开飞液，听得津
津有味。正想继续听下去，说话的人
卖了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于是一众人吵吵闹闹地都散
了。
说书人姓马，名安邦。这名字好

听，安是辈份，连着的字正好叫了个
邦字，有安邦定国之意。更了不得的
是，马在咱村是大姓，安字辈辈份极
高，比一般人要高出两辈，全村偏又
独此一人，因此这位马安邦同志毫无
争议地做了马姓的族长，好不威风。

安邦身形高大，一表堂堂，脸上
带着威仪。印象中小时候顽皮的小孩
见到他，总吓得转身要溜，也记不得
是不是都是姓马的。这时安邦就要在
小孩身后大喝一声：“你们刚才做啥的
啊，又在瞎搞了。”对着旁边经过的大
人笑笑，小孩子们早跑得远了。
我从小乖，不顽皮，加上父亲爷

爷都被村人尊为“先生”，所以不怕
他，安邦见到我也常是带着微笑，至
少脸不会那么板。令我不解的是安邦
虽然名字和辈份都很“高”，但音色并
不好听，何以弄上了说书这一行，而
被人家提到时总牵上个“说书的”呢？
父亲提到安邦时，必讲是“说书

的”。并且要强调他说书时的飞液，用
土话说是“溅爆辣辣”。安邦的嗓门虽
高，但没有磁性，加之情绪高起来语
速快，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听不
太懂，也不动听，所以不爱去听他说
书，听的多是中老年人。记忆中我就
听过一次，就是开篇讲的那次。我是
中途进场的，似懂非懂听了半晌，忍
不住站起来走动，正好散场了，乐得

个爽快。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开始

走进乡村，本来不算多的听众市场更
趋萎缩。安邦只好转移方向，兼职做
了电视机管理员。那时村里电视少，
在大队部里专门辟了一间房子，做电
视放映室，安邦负责。于是安邦在我
们一帮小孩子眼里成了大红人。每天
一到晚上七八点钟，孩子们早早把放
映室的大铁门围住，焦急地等待安邦
到来。安邦懂得卖乖，并不准时，我
们便要一边咒骂他，一边在放映室旁
边阴暗的走廊里来回踱步。
好容易等来了，门刚开，大家一

涌而进，安邦在身后发牢骚：“慢点
噻，门都要被你们挤坏了！”然后打开
17寸黑白电视机的白铁皮机箱，进行
调台。刚开始有时一片雪花，下边几
排长椅上免不了要埋怨，安邦抛下一
句，再吵就关掉了，于是不再有声音。
那时候最热门的电视剧有《霍元

甲》《射雕英雄传》，还有《武松》。都
是武侠的，在《武松》时达到高潮。
小孩子们一浪高过一浪，聚在放映室

外面的路上早早就在谈论。大概因为
武松是一个极为精彩而又成功的形象
吧，大家发现最崇拜的英雄，都是武
松。
偏偏有一日突然停电。聚在一起

的孩子们好容易盼到了安邦，却还是
白欢喜一场。一个小孩粘牢安邦，面
对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族长，一口一
个“求求你啊，安邦，给我们放《武
松》吧”，安邦实在被吵得不耐烦，喝
一声：“武松？还‘六松’呢！”总算
震醒了梦中人，刚才还聚成一团的孩
子们大笑，终于散了。
放电视的安邦和我们一起看，却

始终保持着说书人的姿容，身子坐得
直直的，面前的电视机，仿佛是他当
年的听众。
许多年没有见到安邦，有次回

乡，见到年已七十多岁的他虽然头发
白了许多，但身板依然挺直。一晃又
过去快二十年，安邦早已不在，但我
们的童年记忆依然萦绕着一种“定国
安邦”的特殊氛围，被岁月的大书永
远珍藏。

说书人安邦
□ 张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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